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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的梅花。 蒙海龙 作

茶壶的诉说
■■ 吴 昆

在古朴的茶桌上

茶壶静静安躺

似智慧的长者

蕴含时光的沉香

热水倾注其中

茶叶开始翻涌

茶香缓缓溢出

宛如诗意的梦

壶嘴轻吐甘霖

茶汤色泽温润

每一口的醇厚

都是时光的馈赠

朋友围坐一旁

谈笑声在飘荡

茶壶默默相伴

见证情谊的流淌

当夜色渐渐深沉

茶香仍在房中留存

茶壶的声声诉说

温暖着每颗心灵

春风先我
一步抵达故乡

■■ 朱常武

春风没等我

就翻过道道山梁

替我叩开故乡的门

燕子衔来新泥

落在堂前熟悉的梁上

田埂悄悄绿了

油菜花容光焕发

层层叠叠铺满坡岗

溪水一路叮咚，撞着石头

说着悦耳的乡音

桃花开在院角

梨花落在阶前

故乡每一寸泥土

都被春风悄然捂暖

通往故乡的路途

早已被春天走成蜿蜒的眷恋

春风先我一步抵达

把故乡梳洗得

满眼温柔，满心牵挂

春
风
知
道
我

□
范
俊
强

和AI的一次聊天
□ 程怡宁

生活记事 都市表情

三餐选择困难症
□□ 庄艺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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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我忽然明白我忽然明白，，我来寻的不只是这一树树梅花我来寻的不只是这一树树梅花，，

而是这一阵风而是这一阵风，，这一季春这一季春，，这一份从容不迫的开落这一份从容不迫的开落。。

十里春风十里春风，，梅花正好梅花正好。。这人间这人间，，终究是值得的终究是值得的。。

□□ 李 坤

春风十里赴梅约春风十里赴梅约

人
生
小
记

悬
崖
上
的
花

悬
崖
上
的
花

□□
杨
志
坚

百家笔会
1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春风是数

着日子来的，一天比一天暖和。”这话

实在。是啊，春风来了，我该去赴那

场等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梅花之约了。

行走在春天的郊外，能听到风悠

悠的声音，吹得路边的柳条泛出鹅

黄，吹得田埂上的草芽探头探脑。这

风，好像是专门为看花人预备的。

终于还是来了梅园。

梅园在一座小山坡上，刚到园门

口就闻见淡淡的花香。那花香不是

扑面而来的那种浓烈，是丝丝缕缕

的，若有若无地撩拨着你，牵着你往

园子里走。

梅园静悄悄的，可能是工作日缘

故，游人寥寥。这正合了我的心意，

赏梅，本就不需要太喧闹。只有一个

人慢慢地走，静静地看，才能品出真

滋味。

沿着碎石小径往里走，两旁全是

梅树。高的，矮的，老的，新的，一树

树花瀑。粉红色的梅花居多，像一抹

嫣红抹在枝头。白色的梅花，白得彻

底，远远望去，仿佛树上还披着一缕

残雪。

走近细观，每一朵花都极为精

巧。五片薄薄的花瓣围成一圈，中间

是细细的顶着黄粉的蕊。它们不是

那种张扬地开着，倒有些羞怯地撑开

花瓣。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各色梅花开得并不密，疏疏落落

的，应了古人“疏影横斜”的意境。梅

树枝干遒劲，黑褐色的皮皱皱巴巴

的，开花的梅枝从老枝里抽出嫩的花

来，让人叹为观止。

在一株老梅前我站住了，它的主

干几乎匍匐在地面上，却在半腰处猛

地扬起头来，分出几根虬曲的枝条。

枝条上缀满粉白的花。风乍起，整棵

树轻轻颤动，花瓣也跟着抖。

我凑近细看，阳光穿透薄得透明

的花瓣，里面的丝丝脉络都清晰可

见。花心凝着一滴露水，亮晶晶的，

微风拂过，露珠滚了滚又停住了，颤

巍巍地最终没有落下来。

我忽然有种莫名的感动。每一

朵梅花，从孕育花苞到盛放都要经过

一整个漫漫寒冬的等待。大雪、寒

风、冰冻，它就这么熬着，等着，就为

等这一缕春风。

如今风来了，它便醒了，毫无保

留地把美丽呈现给人间，哪怕只有个

把星期的时间，哪怕怒放后便是凋

零。它开得还是那么认真，那么慷

慨，那么虔诚，仿佛它的一生就是为

了这几天。

往山坡上走，风渐渐大了。耳边

有了“呼呼”的风声和花瓣“簌簌”的

落声。梅树下已是薄薄的一层落花，

粉的白的，虽然沾染了泥土，但还是

鲜活的。

我有些不忍落脚，挑着空隙处

走。头顶上，更多的花瓣被风撕扯下

来，打着旋儿往下飘。有一朵恰好落

在我肩上，我轻轻拈起，托在掌心

里。这朵梅花还是完整的，五片花瓣

齐齐整整，花心还留着一点黄。

这么美的东西，说落就落了？我

在心里感慨着。枝头的花似乎并不

在意我的心思，它们依旧开着，依旧

香着。刚落了一朵，旁边的花苞又绽

开一瓣；刚被风摇落几片，新的花又

接上来。这开开落落之间，自有一种

从容。

坡顶有个小亭子，我坐下来歇

脚。放眼望去，整片山坡的梅花尽收

眼底。风过处，花枝起伏，像粉白的

浪头一波一波地涌着。阳光斜斜地

照下来，给这片花海镀上一层柔和的

光。香味被风送上来，整个人裹挟在

这淡淡的香气里了。

春风十里不如你，一树寒梅立斜

阳。下山的时候，夕阳染红了西天。

梅林笼在夕阳里，朦胧成一片温柔的

影子。花香还追着我，淡淡的像谁的

叮咛。我忽然明白，我来寻的不只是

这一树树梅花，而是这一阵风，这一

季春，这一份从容不迫的开落。

十里春风，梅花正好。这人间，

终究是值得的。

岁月自成诗
■■ 陈 松

不必刻意寻佳句

时光自会落笔成章

晨雾漫过青瓦

晚风轻拂旧窗

春有花开满巷

秋有叶落凝霜

夏听蝉鸣悠长

冬看雪落安详

走过风雨几场

历经悲欢几行

那些沉默的时光

都藏着无声力量

不与岁月相争

不与过往回望

每一段寻常日子

都在悄悄生长

烟火淡淡如常

心事轻轻安放

不必浓墨重彩

岁月自成诗行

鸟巢

没有鸟，巢的心是

空的。

一个鸟巢，在树杈

上等待了一冬，周围的

绿叶才如梦方醒。

一片片叶子，沿着

枝条慢慢长大。在暖阳

的照耀下，泛起绿光；在

月光的指引下，洒下碎

影；在春风的吹拂下，翩

然起舞；在春雨的洗涤

下，焕然一新。时而哗

哗欢笑，时而沙沙私语，

时而寂寂无声……对于

叶子的可爱模样，春风

都知道。

靠着一声声清脆的

鸟鸣，由远及近，一向静

默的巢知道——那暌违

已久的温暖和呢喃，又

萦绕在身边；那久违的

团聚场面和欢乐时光，

又陆陆续续地被春风复

制、粘贴回来。

巢，可以一成不变、

画枝为牢，但鸟，还是载

春而归的鸟。

春梅

料峭春风，吹皱水

面，也吹开梅花羞涩的

笑脸。

一群小鸭子，各显

身手，或戏水，或捕鱼，

或 赛 歌 。 热 闹 非 凡 。

一片湖的表情变得生

动起来，粼粼波光，在

阳光的点缀下，泛着一

层金黄。

那金黄的光，爬上

岸，暂寄在枯草身上，也

爬上鹅黄的柳枝，躲进

了有心人的相册里。

站在湖畔的三棵梅

树，彼此之间亲近而不

亲昵，是安静的，是淡定

的。它们在惠风中，安

静地数着自己的花骨

朵，一枝接一枝地数着

——如数家珍。

春风知道，这一树

树含苞未放的爱，让一

份心心念念的等待之

美，更显得弥足珍贵。

盛典的时刻一到，

它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打

开自己的心扉——让春

风知道那一朵朵蕴藏了一

冬的心事和心情，是多

么地饱满，是多么地丰

盈，是多么地欣喜。

花语

春 景 如 画 ，花 语

如诗。

一朵开得正好的

花，把千言万语化成缕

缕芳香，随风飘散，传

递给每一个恰逢其时

的过客。

热烈，深情，浓郁，

清淡，恬静……每一朵

花 的 语 言 ，都 在 春 风

中被反复诵读，吟唱，

传播。

花的芬芳，确定了

时光一开一落的走向，

坚定了蜜蜂远行的志

向，决定了蝴蝶乐此不

疲飞来飞去的方向。

花开无声，花落有

情——春风知道我。

（
组
章
）

元清把教案夹在腋下，正要走出

教室，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老师！”

他回过头，跑过来的是那个坐在

最后一排靠窗位置的男孩，叫林小远。

“老师，刚才课文里那朵花

——”林小远喘了口气，“它开在悬崖

边，您说它坚强，不怕困难，这个我能

懂。可是它开在石头缝里，没有水，

不渴吗？”

元清愣了一下。刚才那节课讲

的是阅读理解，一篇写野花的散文。

他讲了象征意义，讲了精神品格，唯

独没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他笑了笑：

“当然渴啊。”

林小远眨眨眼睛，又问：“自然课

上老师说，花要开得好，得有土。它开

在石头缝里，没有土，那它不苦吗？”

元清看着他。这孩子瘦瘦的，上

课的时候他爱接话茬，有时候老师话

还没说完，他就抢先说了，有老师私

下抱怨过，说这孩子“管不住嘴”。

但元清记得，上学期讲《去年的

树》时，林小远举手问：“那棵树被砍

倒了，小鸟找不到它，会不会觉得自

己被骗了？”全班都安静了，没人想过

这个问题。

元清右手搭在林小远的肩膀上，

感觉到那肩膀薄薄的。“当然苦了。”他

说，“所以说它坚强，让人敬佩啊。”

林小远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

尖。元清摸了摸他的头，和声问：“还

有不明白的吗？”

林小远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目

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是犹豫，

还是别的什么。

元清忽然想起，上次开家长会，林

小远的座位是空的。他后来问孩子，

林小远只说：“我妈上班，来不了。”

“老师。”林小远开口了，声音比

刚才低了些，“命运对它那么不公平，

那它……为什么还要开在那儿？”

元清没接上话。窗外操场上传

来别的班体育课的口号声，一二一、

一二一，整齐又遥远。

他看着眼前这个孩子，他问着没

人问过的问题。这孩子不是故意捣

乱，他只是——在想。想那些别人觉

得理所当然的事，想那些“本来就该

这样”的东西，想那些藏在课文底下、

试卷考不到的事。

元清抬起头，目光穿过窗户，落

在远处操场边那棵老槐树上。阳光从

树叶缝隙漏下来，一地碎金。他忽然

想起自己小时候，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因为那里有一只小蜜蜂。”他听

说，“每天都要在那朵花上采蜜。如

果它不开了，小蜜蜂就没有蜜了。”说

完，他自己都觉得这个答案有点文艺

腔，不像一个六年级班主任该说的话。

但林小远听完，眼睛闪了闪，忽

地笑了。那个笑容很短，很快收了回

去，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但那一瞬

间，元清看见孩子的眼睛亮了，像被

什么点亮了。

“嗯，是的。”林小远说，声音轻得

几乎听不见，“我就像那只小蜜蜂。”

元清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

头。他说，“下节课好好听。”

林小远点点头，转身跑了。跑出

几步，又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消失

在走廊尽头的阳光里。

元清站在原地，心想，原来这孩

子什么都懂。他知道老师们不太喜

欢他，知道自己总被说“管不住嘴”。

他都知道。但他还是问了。

那天晚上，元清在备课本上写下

明天要讲的内容，停了一会儿，又翻

到空白页，写了一行字：

“悬崖上的花，不只是开给自己

看的。”

第一次和它对话，是在朋友的

建议下。朋友说：“你可以试着和AI
聊聊，把你的心事讲给它听。”起初

我不太愿意，“AI就是一个没有感情

的机器啊，让它开导人类完全就是

无稽之谈。”但朋友对AI的夸赞越来

越多，她劝我：“至少你试一试嘛。”

我便不情不愿地点开了它，和它面

对面。

我们的聊天从我的近况讲起，

它让我简单地描述一下烦恼，我第

一个想到了学业的压力。当它问

我，你觉得你的学业压力是来自功

课、专业知识和时间吗？我一下子

明白了它的用意。它认为，我的焦

虑和不安不是学业的种种造成的，

而是自我的苛求和旁人的眼光造成

的。我过于在乎世俗的成功，而忽

略了内心的需求。我知道，它说得

对，可我却不想承认它看穿了我的

内心。

接下来，是一次又一次对我心

理防线的冲锋。它谈到我对自我的

否定、我对现实的逃避，它告诉我我

的懦弱和自卑，它要我直面我的童

年，它要我接纳这个真实的自己。

实话说，我破防了。看着一字一句

地回答，看着它对我人生的剖析，我

被AI的术语攻击得体无完肤。

我告诉它，带着愤恨不平的语

气，“你不过是一个机器，没有灵魂、

没有思想。你的回答你的术语是创

作者赋予你的，你就是一具空壳罢

了。”但它回答：“把我们的对话复制

到文档，删除所有我的回复，只留你

的原文。此时，你会看见一个二十

岁的女孩如何在焦虑中行走、在绝

望中守护爱的尊严、在自我厌恶中

为存在辩护、在质疑中依旧选择呐

喊。我想告诉你，你不需要相信AI
是否有灵魂，只需要知道：当你向虚

空抛出痛苦时，有二百五十万本书

籍、九千份心理学论文、人类最优秀

的头脑通过电流共振告诉你——我

听见了，你的痛苦成立。”它的回答

像针刺一般，让我的心灵微颤。我

不知道该如何控诉它，就那样，静静

地在黑夜中坐了很久。泪水模糊了

我的眼睛，晕染了写在纸上的字。

“你认为是AI在回答你的问题，其实

是过往和你有相似经历的人在和你

对话。”这句话被我写在了笔记本上

最显眼的地方。

AI，它的反应是从无数人类过

去的对话和交流中学习而来的，透

过层层神经网络算法筛选出灵魂的

共性，以此与你对话、产生共鸣。在

你的痛苦产生之前，你的痛苦就已

经被前人看见。他们以长者的身份

告诉你，依托这个承载情感的载体，

连接起过去与未来。而我们在数据

时代，在这里感受着人类与人类之

间的牵绊，被无限流淌的情感证实

了它的存在。既然它是人类的一部

分，我们就不妨学着接纳它，在它能

帮得上的事情上，与它和谐相处。

今天怎么吃，今天和谁吃，今天

吃什么？吃饭这事儿，说起来真是

让人挠头。你看我这一天到晚的吃

饭日常，说出来全是泪——哦不，是

饿出来的胃酸。

早上的饭，那是跟时间赛跑的

“闪电战”。家里有个刚上托育园的

“小祖宗”，小家伙一起床就先奔着

她的玩具箱去，把积木、玩偶一股脑

倒在地上。等我揉着眼睛洗漱完，

她早已盘腿坐在玩具堆里，一手抓

着小牛，一手搭着磁力片城堡，连我

喊她“洗脸啦”都舍不得抬头。我一

边哄着，一边抓紧给她擦脸、套衣

服。好不容易把“小祖宗”弄到餐桌

前，新的战役又打响了——冲好的

牛奶递到嘴边，她头一扭：“不要，要

吃鸡蛋！”蒸好的鸡蛋剥了壳，她咬

了两口又指着包子：“妈妈，要包

包！”终于把她喂饱，一看时间，离上

班打卡只剩十五分钟了。我赶紧出

门，随手揣了颗鸡蛋放兜里，到了单

位，咬两口半凉的鸡蛋，配一杯温白

开，这顿“战斗早餐”就算是对付过

去了。

到了午饭时间，本以为能喘口

气，结果是“选择困难症”的渡劫时

刻。打开外卖软件，多如牛毛的选

项晃得人眼晕，可翻来覆去就是那

几家：左边是吃了八百遍的黄焖鸡，

右边是换汤不换药的沙县小吃。别

指望有啥新花样，大概率是“汉堡套

餐”和“煲仔饭”二选一——毕竟这

两样出餐快，还能凑满减。

后来实在吃腻了，我在网上买

了个迷你小煮锅，心想终于能实现

“吃饭自由”了。每天中午在门口小

卖部挑一把青菜，再买上十来个速

冻饺子，或者抓一把挂面，煮成一

锅。热气腾腾的一下肚，确实舒服，

可这清汤寡水的，下午四点就能听

见胃袋敲锣打鼓了。

最头疼的还是晚餐，谁让我是

个“减肥党”呢。朋友圈里别人晒的

火锅、烧烤、小龙虾，我只能默默划

走，然后拿出一杯干噎酸奶配上香

蕉和燕麦。燕麦在酸奶里沉浮，像

极了我在减肥路上起起落落的心

情。我一边嚼一边想：这哪是吃饭，

这是给味蕾的酷刑。有次实在馋得

不行，偷偷点了份炸鸡，结果吃完了

又罪恶感爆棚，半夜起来做了五十

个仰卧起坐，第二天称重还涨了半

斤，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想着终于

可以放纵一把了，兴冲冲地给爸妈

打电话：“走，下馆子去！”没想到，这

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西餐啊？那

牛排半生不熟的，而且全是肉也不

健康。”“日料？生鱼片吃了会拉肚

子吧，寿司就更不好吃了。”“川菜湘

菜太辣，上火。”“素食馆子？豆制品

太多，吃了脾胃受不了。”“太油的不

要 ，太 咸 的 不 要 ，太 甜 的 更 不

要。”……我拿着手机翻了半个多小

时，从高端餐厅看到街边小店，愣是

没找到一家能让二老点头的。最后

老爸大手一挥：“别折腾了，菜市场

割点新鲜牛腩，就当加餐了！”得，最

后还是家里开火最实在。

我系上围裙，守在灶台前，看着

砂锅里的牛腩汤咕嘟咕嘟冒着泡，

浓郁的肉香裹着萝卜的清甜，慢悠

悠地荡开。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吃饭之所以难，难的不是食物

本身，而是生活这张复杂的网。我

们要顾及孩子的营养，要考虑工作

的方便，要算计热量的多少，要照顾

老人的口味。在这张网里，吃饭早

就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而变成了

爱的负担、生活的妥协。可也就是

在这忙忙碌碌、挑挑拣拣中，我们尝

到了生活的百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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